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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新自由主义！就是这么直接。文章到这里可以停了，因为信息就这么

简单。我的立场简单明了，我想你已经理解了。我根本不想加入什么新

自由主义的正面因素。说实话，连去想我都觉得恶心。真心够了。有段

时间，我在想要不要把文章称作《忘了新自由主义》，因为这就是我想

做的 。这么多年我写了 12 篇新自由主义的学术文章（Springer 2008, 
2009, 2011, 2013, 2015; Springer et al. 2016)，我已经不想再用多一丝一毫的

精力去写更多文章了。我怕写出来的东西反而给新自由主义新的生机。

进一步讲，在政治策略层面上，把头埋在沙里，然后集体忽略这样一个

具有毁灭性、伤害性的现象是十分危险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愈演愈烈，

而忽略真的不是办法。（2016a）所以慎重考虑后，我决定不采用更温和

的说法，而是直截了当的“操它吧！”凭什么在邪恶的新自由主义面前

我们还要更在意语言的礼貌性？我就是要造反、惹怒、攻击新自由主义，

因为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被它伤害。新自由主义就是让人心不安的臭东西，

我们要永远的反抗。要是题目软了，岂不是又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变相承

认？我的确一开始担心过我的声誉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会不会升不了职，

或者去不了其他地方工作？但这不就是承认自己被新自由主义打败了吗？

操！ 

 

感觉以前的我认为日常生活的语言是无法抨击新自由主义的。似乎用了

复杂枯燥的学术语言，特别是地理的多元、杂糅和变异理论后，我们才

能削弱新自由主义这个庞大的建筑。虽然我自己曾经也是写这些理论的

其中一人（Springer,2010），但我总觉得这样的框架和我想要的背道而驰。

我想要的反抗，正正要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不被注意，最经常

发生的事务中。所以，“操新自由主义”才是我想要的。其实这个观点

是非常复杂多元的，至少在写文章以后，我对“操”的理解可谓是进入

了新高度。这是个多么优秀多彩复杂有深度的词啊！ 它又是名词，又是

动词，还是在英语中最经常用的表示感叹的形容此。它可以用来表达愤

怒、鄙视、恼怒、冷漠、惊讶、焦躁、甚至不带意思的说只因为舌头想

说。你可以“搞砸了件事”“毁了个人”“吊儿郎当”“关我屁事”，

你也可以轻松的想起在一个情境中你被喝令到“滚回家打飞机”（译者

按：以上引号短语英文中都用到操）。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关‘谁’屁

事”？好吧，关我事，其实也关想要终结新自由主义的你事。“操”这

个词的力量给了新自由主义一个挑战。它可以让我们思考“操新自由主

义”深沉多元的含义。但是同时。我们也操“深层多元”。Kieran Healy 
(2016: 1)说了，“深沉多元的思维通常给有趣、有实践意义、和实战的理

论以打击。”所以别多想了，赶快看看操新自由主义里最重要的因素。 

首先，最为了当的是，说“操新自由主义”的时候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内

心的愤怒和不满。我们可以把这个恶毒的机械给我们的毒液吐回在它脸

上。“操”的方法可以是游行或者写更多的书和文章去批判它。后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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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被新自由主义荼毒的人说教，前者是为了给被荼毒者一个希望改

变。这些方法不是不重要，但是远远不足以让大潮和我们一起对抗新自

由主义。抗争让我们可以和社会权贵对话，误以为他们真的会听取群众

的意见改进(Graeber 2009)。难道我们自己不可以做说话的人吗？第二个

“操新自由主义”的含义是拒绝这个概念。它首先由 J.K. Gibson-Graham 
(1996)提出，号召大家以不谈的方法来结束新自由主义。渐渐的，学者都

不把这个概念放在重点的位置了。或许这不是我前文中批判的“掩耳盗

铃”的心态，而是用另一种方法来谈论同样的问题。或许这对把论述扩

展到别的领域来说是一个好的策略，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样不足以消灭新

自由主义。Mark Purcell (2016: 620)说到：“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新自由主

义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去调理我们和自己的复杂和有趣的关系。”虽

然这些批判和忽略政治是有用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积极的去从新自由主

义都触及不到的方面去操新自由主义。 

其中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是参与前瞻性的政策制定，这是我的“操新自

由主义”的第三个层面。前瞻政治否定了代表政治的阶级性、中心性和

权威性。前瞻政治强调的是未来社会需要的一种水平民主的关系和组织

模式(Boggs 1977)。我们不需要和权贵交谈，我们要的是清楚的知道自己

想要的，去做——前瞻性和行动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

似乎有囊括一些政治想法和行动的能力(Barnett 2005; Birch 2015; Lewis 
2009; Ong 2007)。对于像 David Harvey (2015)这个批判者，政府的一剂改革

就可以解决他们说的新自由主义的问题，然后他便会放弃追求水平民主，

眼看新自由主义走向更猖狂的明天。他完全误解把前瞻政治误解成未来

了，但是我说前瞻政治是手段而不是结论(Springer 2012)。换句话来说，

前瞻政治必须具有恒久持续的敏锐度，所以绝不会出现指派的现象。它

敏锐而有自我反省能力，并且永恒的为了社会的更好、发展和创新而存

在。这样的前瞻政治才是反新自由主义的。这是一个没有结论的手段，

并且它永远都是我们的手段。前瞻政治让我们拥抱极端平等的快乐。我

们无需成为去那空虚的乌托邦承诺的先锋或者无产者，而是永远站在当

时当下，不断的努力反抗(Ince 2012)。 

新自由主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尊重的，所以让我们拥抱前瞻政治，“操

新自由主义”。操它给我们制造的幻想；操它带来的破坏；操它把不平

等说成是一种美德；操它破坏环境；操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和盲目追求资

本；操朝圣山学社和各自试图粉饰它的智库；操给我们洗脑的 Friedrich 
Hayek 和 Milton Friedman；操撒切尔夫人、里根和所有给权贵折腰的政客；

操那些一面制造排外言论一面用“外人”来打扫自己厕所的伪善之人；

操越来越数字化的潮流也操那些不懂不是所有东西东可以衡量的人；操

那些把金钱放在社区之上的人；操新自由主义的一起也操它带来的特洛

伊木马!这么多年我们听到的借口都是“没有别的办法”，“蛋糕大了自

然分的多”，“物竟天择”没用就要被淘汰的噩梦。这么多年我们听到

的平凡人的惨案其实都是资本家无尽的诡计(Le Billon 2012)。Garrett 
Hardin’s (1968)从未停止想这些牧场上的牛是怎么被人占为己有的。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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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没有私有权概念的人召集起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Jeppesen et al. 
2014)?？当我们把更多的关注力放在前瞻性政治的先驱上并仔细学习总结

他们的经验组织模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White and Williams 2012)？当我

们不再用新自由主义给我的药丸，而用互助和合作来治愈我们在无尽的

竞争中受到的伤痛时会发生什么呢(Heckert 2010)？ 

Jamie Peck (2004: 403)曾把新自由主义称作“极端政治口号”，但是这个称

谓以及承载不了它该受到的批判了。从我们第一次认清敌人到现在已经

有些年份了，而在这些岁月里我们也从我们的反抗和写作中对他认识越

来越深。虽然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曾经打赢某个战役－如

2008 年金融海啸后的占领华尔街的胜利－但是新自由主义总能死灰复燃、

如僵尸如野鬼(Crouch 2011; Peck 2010)。Japhy Wilson 把其称作“哥特式新

自由主义”，而我很相信消灭这个鬼魂的方法是我们更加积极的行动

(Rollo 2016)。让我们把“操新自由主义”变成新的魔咒怎么样？ 一个不

仅让我们行动起来反抗，也让我们从新生活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的魔咒。当我们每次使用这个魔咒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语言之外的力

量，把理论和行动都放在前瞻政治的魔幻里。 我们要椒炒多角度抗拒新

自由主义。虽然我们不能忘记它，但是我们可以从语言里外反抗它。总

之，我们要迎来新的政治口号。 开始用#fuckneoliberalism 标签让我们的

口号猖狂起来吧！ 当然，比起表达愤怒，我们要做更多。我们要下定决

心，认识到我们行动的当下当时性(Springer 2016a)。我们要夺回我们的世

界，刻不容缓！ 

我们要在代表政治面前不断的出现。天上不会掉下个救世主。这个系统

已经腐烂透了，我们每每选择的下个领袖都是另一次的失败。其实领袖

不是问题核心，问题核心是选出领袖作为代表的系统。我们都参与了让

系统继续的路西法效应(Zimbardo 2007)。这些政客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

因为本来他们就是要为资本家的法律服务的(Arendt 1971)。但是，我们无

需服从，也没有义务服从。通过我们的直接行动和另类的组织模式去摧

毁这个系统和这个压迫的循环。当一个政治系统由资本定义、操控、结

合、甚至赋予生命，它永远不可能代表我们的想法和存在。所以我们要

重新掌握我们的生命，掌握我们的主权。我们要更加积极更加团结，并

且理性的意识到对一个个体的压迫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伤害(Shannon and 
Rouge 2009; Springer 2014)。我们要创造另一个空间，一个以互助、友情、

互利、没有等级的组织模式的空间。在这里，把权力赋予人民的民主哲

学被最认真的对待。绝对的新自由主义是最粗鲁、最有破坏力的。为了

对抗它，我们也要用同样力度的语言和行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合作、

我们的互相关怀都是新自由主义最不想见到的。我们一庆祝，它就愤怒。

当我们说“操新自由主义”时，说的不仅仅是几个字，而是我们对对方

的承诺。大声说吧，和我一起，说给会听的人！吹响行动和前瞻政治的

号角，改变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操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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